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 的 文 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十九）

许家院里，树荫下，肖淑芸和许凤茹打着做鞋子的袼被。太阳下晒着已经打好的两板。

肖淑芸起身去上厕所。许凤茹一人在院里干着。

“哐”的一声响，大门被踹开的声音传进来，三个喝的醉薰薰的鬼子闯进来。

许凤茹看见闯进来的鬼子大吃一惊，站起身扎煞着满是浆糊的两只手向后退了两步。

一鬼子咧嘴一笑：“花姑娘的。”张开双臂向许凤茹扑来。

许凤茹急忙跑进与肖淑芸同住的东偏房，将门关上。

鬼子赶过去用力把门推开，三个鬼子进了门。

一个鬼子把枪放下，扑向许凤茹，把许凤茹扑倒在炕上，脸凑向许凤茹的脸，两手撕扯许凤茹的衣服，把许凤茹的外衣撕开，不住嘴地叫着“花姑娘的，我的玩玩。”

许凤茹拼命挣扎着：“放开我，畜生，放开我。”双腿踢蹬着鬼子，双手推着鬼子的头。

另一鬼子过来两手按住许凤茹的双腿，鬼子压在许凤茹身上亲吻着许凤茹的脸和脖子。再一个鬼子大叫着看热闹。

许凤茹仍然拼死挣扎着，大叫着，推搡着。

肖淑芸从厕所出来，听到偏房里传出来许凤茹的挣扎叫喊和鬼子的淫叫声，急忙中抄起放在墙下的三齿钩，大喊着：“放开我女儿。”向屋里冲去。

鬼子在屋里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指向肖淑芸，阻挡肖淑芸进屋。

肖淑芸举起三齿钩砸向鬼子，鬼子举枪向上迎，三齿钩砸在枪上把枪砸在地上折断了，鬼子拿着半截枪退进屋内。肖淑芸举着三齿钩赶进屋。

炕上，鬼子压在许凤茹的身上，许凤茹叫喊着奋力挣扎着。

肖淑芸狠命的将三齿钩砸向鬼子，鬼子闪身躲着并用半截枪阻挡。三齿钩砸在桌子上插入木板里，肖淑芸用力也拔不出来。

压着许凤茹双腿的鬼子放开手，嘴里“八格，八格”地叫骂着，端枪过来一刺刀把肖淑芸刺倒在地，肖淑芸挣扎着：“我的女儿，我的……”昏死过去。

炕上，鬼子还在撕扯亲吻着许凤茹，不住口地：“花姑娘的，花姑娘的。”

许凤茹不再躲避，她用力推开鬼子的头，摆正了自己的头，又两手用力将鬼子的头搂过来，一口咬住了鬼子的鼻子。

鬼子“哇啦”叫着要起来，鼻子被许凤茹咬下来，血流在许凤茹的脸上。

许凤茹不松手，吐出嘴里的血肉，又一口咬住了鬼子的耳朵。

鬼子叫着用力推开许凤茹，下炕拿起枪，用刺刀不住地戳向许凤茹的肚子和前胸，将许凤茹杀死，才掀起衣服按着鼻子和耳朵跑出去。两个鬼子跟着跑出去。

肖淑芸和许凤茹都倒在血泊中。

刘全友回家来，先拿着水瓢喝了个饱，看着又打了半板的袼被，大喊着：“他李婶，他李婶。”见无人应自语着：“这是上那儿去了。”

看到东偏房门里肖淑芸躺在地上的血水里，大叫着：“不好了，杀人了。”跑出去叫人。

听到刘全友喊声跑进来的几个男女邻居，把昏迷后躺在血水里的肖淑芸拉起来。一个邻居看到炕上的许凤茹：“这里还有凤茹姑娘。”

许仁元和刘全友进来。许仁元摸着肖淑芸的脉搏：“还有救，老刘，快，送镇上夏郎中诊所。”刘全友和众人七手八脚地抬肖淑芸出去。

邻居：“许先生，凤茹姑娘在炕上。”

许仁元转身看着炕上浑身是血的许凤茹，摸向凤茹的脉搏，然后放开手，拉过被子来盖住许凤茹的尸体，眼泪不住地流下来。

李志强从外边叫着跑进来：“娘，凤茹妹。”

许仁元擦把眼泪：“我让全友送你娘去镇上夏郎中那里了。凤茹，她死了。”

李志强到炕前：“凤茹妹。”掀开被子看着凤茹被杀的样子，然后盖上，伏下身子大哭：“凤茹妹……”

许仁元含着眼泪：“志强，你娘伤的也很严重，咱先不顾死的顾活的，你快去夏郎中那里侍候你娘。现在就去。”

李志强止住哭：“老爷，那你自己在家，我去镇上。”起身出去。

许仁元看着许凤茹的尸体，痛哭着：“凤茹，我的女儿……”

夏郎中诊所里，肖淑芸躺在床上，还在昏迷中。
李志强怔怔地坐在一边，看着昏迷中的母亲，给肖淑芸掖掖被单角。

肖淑芸痛苦地皱着眉，动了动身子，口中发出轻声的呻吟：“哎哟。”

李志强轻声地：“娘，你醒了么？”

肖淑芸睁开眼，无神地看了看，看到志强的脸：“志强，我这是在哪里？”

李志强伏下身：“娘，你这是在夏郎中诊所里，你受了伤，夏郎中给你做了手术，因为失血过多，你都昏迷三天了。”

肖淑芸回忆着：“我是受了伤。三个鬼子把凤茹拉进屋要糟蹋，我举着三齿钩子和鬼子拼命，让鬼子捅了我一刺刀，我就啥也不知道了。凤茹姑娘咋样？”

李志强难过地扭过头：“凤茹她……”

肖淑芸：“凤茹她咋了？你快告诉娘。”

李志强流着泪：“凤茹她被鬼子杀死了，昨天已经埋葬了。”

肖淑芸哭出声来：“凤茹，我的好女儿。”眼泪不断地从眼里涌出。

李志强擦擦泪，也给肖淑芸擦去泪水：“娘，你别难过，我会让小鬼子用血来偿还的。”

肖淑芸止住哭：“孩子，我知道你的心。回去看看许老爷，劝他别太悲伤。也告诉他，我醒过来了，让他别挂心。”

李志强：“嗳。”

李志强一手提着盒子，一手搀着伤刚愈脸色苍白行走无力的肖淑芸来到一座新坟前。

坟上插着几根柳枝。坟前的墓碑上刻着“爱女许凤茹之墓  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夏  许仁元立。”

李志强和肖淑芸见到新坟，眼泪就止不住地落下来。

肖淑芸蹲在坟前，点上三拄香，把盒子里的供品拿出来摆上，又点上黄纸烧着，才喃喃地诉说起来：“闺女，是大婶没保护好你，让你年纪青青地惨死在鬼子手里。你也是个刚烈的女子，临死还咬掉了小鬼子的鼻子和一块耳朵，你是好样的，大婶没有白疼你。闺女，你太年轻了，你的死让大婶难过啊。”呜咽着哭起来。

李志强眼含着泪水默默地围着新坟转了一圈后，也过来跪在地上。回想着与凤茹在一起的往事：
一群孩子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。

一个男孩装老鹰，六岁的小志强装老母鸡，几个略小的孩子一个抓一个的衣服在小志强身后装小鸡，五岁的许凤茹是最后一个。

装老鹰的男孩左跑右跳地抓李志强身后的小鸡。李志强张开双手跳动着身子拦挡老鹰不让老鹰得逞，后面的孩子们随李志强的移动而大幅度地摆动着。装老鹰的男孩三五次摆动后得手，抓住了最后面的许凤茹。

装老鹰的小男孩：“凤茹被我抓住了，凤茹被我抓住了。我不吃小鸡，就抢了小鸡做媳妇，凤茹给我做媳妇吧？”

小凤茹挣开小男孩的手：“我才不给你做媳妇呢。”跑到小志强身边：“我只给我志强哥做媳妇。志强哥，我只给你做媳妇。”

大杏树下，小凤茹和两个小孩仰头看着树上的三个孩子。

树上，小志强爬在最高处摘即将成熟的野杏。

小凤茹在树下叫着：“志强哥，你上一点有个发红的杏，你给我摘下来。”

小志强向上看着，试着树枝的承受力慢慢上去把红杏摘下来。下树来把红杏交给小凤茹。

小凤茹拿着红杏用感激、自豪、夸赞、幸福的目光看着小志强。

小志强在院里孤独地玩着，年青的肖淑芸在厨房忙碌着。

大门响，小凤茹背着书包跟着许仁元进家来。

小志强用羡慕和渴望的目光看着小凤茹。

小凤茹跑到小志强身边：“志强哥，我上学了，你想上学吗？”

小志强重重地点点头。

小凤茹跑到许仁元跟前拉着许仁元的胳膊：“爹，让志强哥也去上学吧，让志强哥和我一起上学吧。爹，你答应我，你答应我嘛。”

许仁元：“志强过来。”

小志强犹豫着走到许仁元面前。

许仁元：“志强，你想上学吗？”

小志强点头渴望的语气：“想，我想上学。”

许仁元：“好，下午你和凤茹一块去上学。”对肖淑芸：“她李婶，下午让志强和凤茹一块去上学，你给他准备准备。”

肖淑芸从厨房出来满脸欢喜地：“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。”

小凤茹高兴地跳跃着。

李志强：“凤茹妹，快到山顶了，咱紧走几步看谁先上去？”

许凤茹：“急啥，一天长着呢，说着话慢慢走多好，何必非跑出一身汗来。这里没有人，我要你拉着我的手走。快点。”把手伸过去。

李志强停住步拒绝着：“凤茹妹，咱们都是大人了，别拉手了，行吗？”

许凤茹：“不行，我就要你拉着我的手走。”手还伸着。

李志强走过来抓住许凤茹的手：“真拿你没办法，走吧。”

许凤茹胜利和兴奋地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含情地看着李志强。

李志强从回忆中回过神来，面对新坟跪在地上，紧握着拳头：“凤茹妹，你死的好惨啊，都是小鬼子作的孽。今天我向你发誓，三个鬼子杀害了你，我要杀死三十个鬼子，为你、为娘报这血海深仇，一定让他血债血偿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十）

大集上。两个鬼子一肩背枪一肩背菜筐在集上走着，赶集的人都远远躲着。

一个戴破草帽的高个汉子，用草帽遮着半个脸，在不远处跟着鬼子向前走。

走到拥挤的地方，高个汉子紧走几步赶上鬼子，伸胳膊从背后锁喉将鬼子搂住，另一只手手扭住鬼子的头，一用力将鬼子的脖子扭断，甩手把鬼子扔在地上，扑向另一个鬼子。

赶集的人群看着有人和鬼子打架，惊慌地向四处躲闪。

鬼子听到后面的动静，回头看见鬼子倒在地下，慌忙把肩上的枪向下摘。

高个汉子急步过来，对着鬼子脸上打去一拳，把鬼子打倒在地，过去扭住鬼子的头转圈扭动，把鬼子的脖子扭断，扔在地上，然后起身向人群里挤去。

人群中看到两个鬼子死在地上，两支枪落在尸体边，惊叫着向街两头散去。路边摆摊的也急忙收摊子离去。

混乱中高个汉子扔掉草帽，英气勃发的李志强左挤右挤，消失在人群里。

警哨响，七八个警察荷枪实弹地跑过来警戒，不让行人接近。

警长过来，摘下白手套在鬼子的鼻子上试了试，看着鬼子歪向一边的脑袋，对记录的警察：“两人都是被人扭断脖子致死的。杀人者武功很高，有如此高的功力，年龄应该在三十五岁左右。”对众警察：“先把两具尸体抬走，再找知情人了解杀人者的情况。”戴上手套先走。其他警察忙着收尸。

山坡小路上，三个鬼子的枪刺上挑着两只鸡一只兔子，哼着小曲前后走着。
迎面李志强走来。李志强有意放慢脚步，闪到路边，做出让鬼子过去的样子。

三个鬼子瞪着凶眼看着李志强，李志强面无表情地站在路边。

两个鬼子走近李志强欲擦身过去时，李志强迅速出手，右手一轮，手中的短刀已经划破了两个鬼子脖子上的动脉，鲜血溅出，两鬼子扑倒在地，连人带枪滚下斜坡，脖子上冒着血沫。

后面的鬼子急忙后退两步，挥动带着鸡的刺刀刺向李志强，李志强闪身躲过，左臂夹住鬼子的枪，右手挥出，利刃割在鬼子的脖子上，鬼子倒在地上。

李志强解下三个鬼子的子弹盒，带上三支步枪，向另一条路走去。

十多个鬼子兵围着三个鬼子的尸体看着，中村拨弄着三个鬼子的脑袋，看着脖子上的伤口，再翻动着看了。站起来，盯着三具尸体，咬着牙：“八格，一刀毙命，让人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，什么人如此厉害。八格。”

傍晚，太阳就要落山了。李志强伏在公路边的土坡后面，监视着一面是山崖，一面是深沟公路。

鬼子巡逻的摩托车从远处驶来，挎斗里的鬼子右手握着机枪的枪把。

李志强用枪瞄向驾驶摩托车的鬼子。

在百多米的距离内，鬼子的摩托车成直线向李志强隐蔽的方向驶来。

李志强扣动扳机，枪响，鬼子驾驶员头向后仰，摩托车打弯向深沟里跑去。鬼子发出惊恐的惨叫声。

摩托车滚下山坡，三个鬼子随着往下滚，两个被石头挡住，一个滚下沟底。

沟底一声爆炸，山沟里乱石横飞，接着腾起大火，一股黑烟直上天空。

李志强看了看燃着大火的山沟，隐身而去。

中村站在公路上，看着鬼子兵从半坡下把一个鬼子尸体抬上来，把一个受伤的鬼子架上来。

受伤的鬼子到中村面前报告着情况：“队长，我们的摩托车行驶过来，突然遭到伏击，子弹打中了田中君，摩托车失控，才摔下山沟的。”

中村查看着田中的尸体，眉心中弹，一枪毙命，不仅吸了一口冷气。更加烦躁起来。

许家堂屋里，许仁元、肖淑芸、李志强三人吃着饭。

许仁元放下饭碗，把筷子搁在碗上，掏出手绢擦擦嘴：“志强，这些天，咱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，我明显觉得一下子老了许多，干啥事也是力不从心了。你娘受了伤也还没恢复过来，我想把这个家交给你来打理，你在家里多待一待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李志强停住吃饭：“老爷，我还是个孩子，那能理得了家。老爷只是因为凤茹妹突然离开，心里难过，才觉得力不从心。老爷，我在凤茹妹坟前立下誓愿，要杀死三十个鬼子为凤茹妹报仇，如今我心里想的是寻找机会杀鬼子，理家的事还是老爷自己担着吧。”

许仁元吃惊地：“杀鬼子？报仇？那石河镇集上的鬼子，西岭村路上的鬼子都是你杀的？”

李志强平静地：“是我杀的。这才杀死五六个，离三十个还差的很远呢。”

许仁元：“鬼子手里有枪，你赤手空拳地对付鬼子那可太危险了。孩子，这仇咱就是不报，也不能再出事了，这个家可经不起折腾了。”

李志强：“老爷放心，我会小心的，小鬼子也不是三头六臂，三两个鬼子不是我的对手。”咬着牙凶狠而坚定地：“他们遇上我，只有死的份。”

肖淑芸：“老爷，志强这孩子从小就倔强，认准了的路就走到底，谁也劝不住。他和凤茹姑娘一起长大，情同兄妹，如今鬼子害死了凤茹，他那能放过鬼子？就让他杀几个鬼子出出这口恶气吧。”

许仁元：“志强杀鬼子给凤茹报仇，凤茹泉下有知，死也瞑目了。”流下泪来。

月光下，李志强手拿用野菊花棵编成的花环，来到许凤茹的坟前，将花环放在墓碑上。后退一步，鞠了一躬：“凤茹妹，我又来看看你了。这几天，我已经杀死六个鬼子。这六个鬼子中，不知道有没有残害你的那三个鬼子。但是鬼子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他们侵略咱中国，杀害咱中国人，所以都该死。我才杀死六个，与给你报仇的数量还差好多，不过不会用多长的时间我就会让你含笑九泉，夸奖你志强哥说话算数。凤茹妹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听到我的话了吗？”声音呜咽着。

又眼盯着坟墓，缓慢地绕坟转了一圈，停下脚步：“凤茹妹，我走了，有空我再过来看你。”退后三步，才转身大步离去。

李志强走进真武庙大殿，站立在打坐的谷丰道长身后：“师父。”

谷丰道长转过身，仍然坐在蒲团上：“志强，你娘的伤势恢复的可好？这几天你没到这里来，石河镇和西岭村杀鬼子的事可是你所为？”

李志强：“我娘的伤已无大碍，现在能做事了。杀鬼子之事是我所为，我要为凤茹和我娘报仇，不能让她们的血白流。”

谷丰道长：“做这些事咋不让我和你师兄帮你，你却自己去冒险，你不知道单丝不成线、孤掌难鸣的道理吗？多个人可就多个帮手。”

李志强：“我对鬼子采取的是偷袭和暗杀，人多了反而容易暴露目标，所以没请师父和师兄帮忙。师父不要多心。”

谷丰道长：“是我多心吗？你是不想让师父和师兄涉险。这样，以前的事我可以不管，以后的事我不知道便罢，若是知道了，就是我不出手，我也会让你师兄帮你的。对付小鬼子需要枪，一会你拿支枪走。”

李志强：“师父，我手里已经有三支大枪了，短枪又用不上，我就不拿了。师父，没事我先回去了，家里需要人。”

谷丰道长点头应允。李志强行礼告辞，退出大殿。

山本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发着火。屋中间，中村小队长立正站着接受训斥。中队长龟田在一旁看着。

山本怒吼着：“你驻防在老虎岭还不到两个月，就多次遭人袭击，损失了十来个皇军士兵，你却连是谁袭击了你都不知道，你这是失职，失职。”

中村：“请少佐阁下给我时间，我一定把偷袭皇军的凶手查出来。”

山本：“我再给你时间，一定要把偷袭皇军的人就地正法。再是约束好部队，不要单人外出。如果再出现闪失，你自己向天皇剖腹谢罪吧。去吧。”

中村敬礼后退出。

龟田不满地：“少佐阁下，现在与皇军作对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这样被动应付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应该大开杀戒，对可疑的人宁可错杀，也决不放过，用强硬的手段把中国人镇压住。”

山本：“不，不。你说的办法，不能不使，也不能多使。中国有四亿多人，能统统杀了吗？杀人多了会激起更多中国人的仇恨，我们会处于更危险的境地。再说咱们大日本帝国侵占中国的目的，是占领中国的领土，奴役中国的人民，掠夺中国的财富。奴役中国人，要采取柔和手段，必要时才能使用强硬手段。”

龟田咬牙切齿地：“可是，中国人偷袭杀害皇军的事件不断发生，已经到了让我难以容忍的地步。皇军士兵不该这样白白地送命。”

山本：“不会白白送命的，在适当时机，我会让中国人付出十倍、百倍的代价。”

龟田疑惑地看着山本。

山坡上，李志强伏在草丛里，两眼注视着公路，枪放在身侧。

烈日当头，李志强头上冒着汗，仍然一动不动地守候着，等待着，

太阳要落山了。一天过去，不见鬼子巡逻队的踪影。

李志强从草丛里起来，悻悻地走了。

老虎岭小树林边，李志强伏在土坎后，监视着鬼子据点。远距离看到据点炮楼上，一个鬼子端枪游动着。据点门口，只有两个鬼子站岗，有鬼子出来换岗，却没有其他出来的鬼子。三辆摩托车停在院里。鬼子兵从屋里出来，跨上摩托车，架上机枪。三辆摩托车载着九个鬼子出门，向同一个方向开去。

李志强看一眼远去的鬼子，脸露笑容，提枪慢慢退出土坎，快步进入了树林。

李志强来到公路边，把用杂草编的伪装帽戴在头上，伏在一个树坑里，两眼监视着公路。公路远方，三辆摩托车驶来，鬼子的头盔和机枪反射着阳光。

李志强把枪伸了出去，拉枪栓子弹上膛，枪口对准了摩托车上的鬼子。

摩托车越来越近，李志强手扣扳机，枪响，鬼子司机中弹，车向路边驶去。

李志强再将子弹上膛，瞄向鬼子机枪手射击，机枪手也中弹倒在挎斗里。

摩托车上的鬼子急忙跳下车，以摩托车作掩护，架枪向李志强射击。两挺机枪扫射过来，打的李志强抬不起头。

五个鬼子在机枪的掩护下叫喊着向山坡上冲来。

李志强趁鬼子射击的间隙抱枪跃出树坑滚到一边，脱离了鬼子机枪的压制，据枪向冲上坡来的鬼子瞄准。枪响，冲在前面的鬼子被打倒，滚下坡去。

鬼子的机枪又压制过来。李志强放弃了再狙击，向后跑着进入了树林。几个鬼子端枪追过来。另一侧，中村带着十多个鬼子也赶过来。

小树林里，鬼子成散兵队形，慢慢向前搜索前进着。搜索出树林，见一个人正向山上爬去。中村把指挥刀一举，鬼子机枪射手立即架好机枪向那人射击，其他十几个鬼子向山上追去。

山坡上，李志强向山洞跑着爬着，子弹打在他的前后左右，压制的他难以快速前行。只好原地趴着不动。

山下，鬼子叫喊着向他冲来。

李志强一侧的大石头后面突然响起枪声，一个追赶的鬼子中弹倒下，鬼子也趴下向前爬，追赶的速度放慢了，鬼子的机枪也向一侧的大石头射击。放松了对李志强的压制。

李志强猛的起身，快速跑向洞口。

鬼子的机枪又向李志强射来，李志强跑进了山洞。

很浅的山洞里，李志强在洞口迅速找好射击位置，据枪向山下冲上来的鬼子射击，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来。

惠明趁鬼子射击停顿的间隙跑进洞来。

李志强惊喜地：“师兄，你咋来了？”

惠明用手比划着告诉志强：师父听到枪声不断，就让他出来看看，他拿了一支枪就上了山，看着鬼子追赶志强，他就掩护志强进了山洞，自己也过来了。比划着表示要和志强一起打鬼子，打个痛快。

李志强比划着表示感谢。

两人盯着向山上冲来的鬼子开枪，两个鬼子中弹滚下山去。

鬼子的机枪子弹打过来，打在山洞外的石壁上，弹头乱飞，发出铮铮响声。

两人继续向半坡的鬼子射击着。又一个鬼子倒下，李志强说着打死的鬼子数：“13个。”

洞口上方滚落下一块石头，接着两颗手榴弹在洞口爆炸。

炸起的石块横飞，泥土泼向二人。惠明抖抖土，指指上面。

李志强点点头，也向上看看。

又一颗手榴弹扔进来，落在两人的头前。

惠明起身趴在李志强的头上。手榴弹爆炸，惠明被炸的血肉模糊，炸起的石块砸在惠明和李志强身上。

李志强把惠明从身上翻下来，看着奄奄一息的惠明，叫喊着：“师兄，师兄。”

惠明睁开模糊的双眼看了看志强，吃力地向志强做了个打鬼子的动作，双眼一闭，头歪向一侧。

李志强泪水流下来：“师兄，师兄。”抱起惠明的遗体移到洞里放好。

两个鬼子从洞口两侧进洞，将地上的两支枪踢了踢，端枪向洞里搜索。

李志强从腰里拔出钢针，扬手射向两个鬼子。

两个鬼子“哇啦，哇啦”叫着，扔了大枪，双手捂眼，在地上打转。

李志强上前一手搂住鬼子的脖子，一手抱住鬼子的头，将鬼子脖子扭断，扔出洞外，引来鬼子的一阵射击，子弹打在死鬼子的尸体上。

李志强咬着牙掐着蹲在地上的鬼子的脖子提起来，鬼子挣扎着，直到翻白眼不动了，才把他扔出洞外。鬼子的尸体进入弹雨中。

山坡上，中村看着身边越来越少的鬼子，暴跳着：“用掷弹筒，炸死他。”

两具掷弹筒向山洞发射手榴弹，手榴弹在洞口附近爆炸，一颗打进洞里，山洞里飞出崩起的石头和泥土。山洞里向外射击的枪声停止了。

中村挥手：“停止射击。”观察着山洞的动静。一挥手：“走，上去看看。”带着鬼子向山洞爬去。

中村指挥着鬼子小心翼翼地接近山洞，四处搜索着。突然从一侧射来密集的子弹，两个鬼子被击中倒下。鬼子急忙卧倒，寻找着打枪的方向。

又一排子弹射来，中村看到十来个隐蔽在石头和土坎后面射击的穿灰布军装的士兵：“机枪掩护，统统的撤退。”

鬼子的机枪向穿灰布军装的士兵打去，掩护着鬼子兵撤退下去。

两个穿灰布军装的士兵跑进山洞，将昏迷的李志强从土里拖出来，见头上还向外流血，一个士兵扯出毛巾给李志强扎在头上的伤口处。
两士兵搜索了山洞，一个士兵背起李志强，一个士兵捡起地上的四支枪背上，离开山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十一）

饭菜摆在桌子上，桌上放着三份盛上饭的碗筷，许仁元和肖淑芸面前各一份，两人等着李志强回来吃饭。

肖淑芸看着焦急的许仁元：“老爷，你别等他了，你先吃吧。”

许仁元担忧地：“响了大半天的枪炮，早就停了，志强到现在还不回来，我担心……”

肖淑芸安慰着：“打枪打炮不一定是对着志强的。也许这孩子贪玩，在哪里落住了，让老爷操心。他回来我一定说他。老爷先吃饭吧。”

许仁元：“不是他最好。这孩子如再有个三长两短，这个家可真的完了。”

两人都没心情吃饭，默默地想着心事。

李志强躺在病床上，头上包裹着绷带，脸色蜡黄，仍处在昏迷状态。

严翠萍身穿八路军军装、外穿白大褂，来到病床前，看着李志强干裂的嘴唇，拿过水来用小匙将水一点点倒入李志强口中。

李志强痛苦地皱着眉头，吸吮着倒入口中的水，慢慢睁开眼睛，模糊地看着一身军装的女护士严翠萍。

严翠萍放下手中的水缸子：“你醒了。”

李志强想挣扎着坐起来，伤口痛的他又躺下：“我，我这是在哪里？”

严翠萍按住他：“别动，你这是在八路军的卫生队里，你受了伤，是侦察排的孙排长他们到山那边执行任务把你救回来的，你一直昏迷着，已经两天了，徐军医已经给你取出五块弹片，右侧还有三块弹片没取出来。你只能躺着，不能乱动。”

李志强沉默着回想着。

严翠萍又拿过水来喂李志强喝水：“再喝点水。”端详着李志强：“看你有些面熟，咱们在哪里见过。”也回忆着。

李志强听后看向严翠萍：“没见过你，不认识。”

严翠萍想起来：“在学校门口，你是许凤茹的志强哥，对不对。”

李志强：“我是叫李志强，可我没见过你呀。”

严翠萍：“那天你见了我们四人一起从学校里出来，头扭到一边，当然没看清我们，所以你说不认的。凤茹咋样，我们分别半年多了，挺想她的。”

李志强眼里含着泪花：“凤茹她，她让鬼子杀害了。”

严翠萍惊讶地：“你说啥，凤茹被鬼子杀害了？是咋回事，究竟是咋回事？”

李志强哽咽着：“也就二十来天的时间。那天凤茹和俺娘两人在家，突然闯进三个鬼子兵，他们把凤茹拖进屋要糟蹋，俺娘去和鬼子拼命，被鬼子刺倒在地。凤茹在挣扎中咬掉了鬼子兵的鼻子和耳朵，鬼子兵残忍地用刺刀把凤茹杀死在炕上，胸膛肚子被捅了十几刀。”

严翠萍听着掉着泪：“凤茹，你咋死的这么惨。呜，呜。”

李志强也进入悲痛之中：“凤茹被三个鬼子害死，我在凤茹坟前发誓，一定亲手杀死三十个鬼子，为凤茹为俺娘讨还这笔血债。”

严翠萍放下水擦去泪：“所以你才不顾一切地杀鬼子。前天孙排长送你来时，说二十多个鬼子向小山洞进攻，山坡上躺着十多个鬼子，他们救你时，泥土埋了你半个身子，拉出来看你还活着，就给你包扎了头上的伤口，把你背回来了。徐军医在你昏迷中从你身上取下五块手榴弹弹片，还有三块需要手术才能取出来。”

李志强：“你们是啥队伍，把我救回来？”

严翠萍：“我们是八路军，是专门打鬼子的队伍。这支队伍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个团，开到咱鲁中来开辟抗日根据地。我也是才参军一个多月。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，又看到你是打鬼子受的伤，所以就救你回来了。说了这么多，你该歇会了，你昏迷了两天，也该饿了，我去给你弄吃的。”起身出去。

李志强侧卧在手术床上。王队长、徐军医、严翠萍三人准备着给李志强做手术取弹片。

一女护士进来，一手拿注射器，一手拿一支药：“王队长，徐医生，麻醉药就这一支了。”

李志强：“我一个大小伙子，取个弹片还用麻药，你们就来做吧。”

徐军医：“小伙子，你能挺住痛？”

李志强轻松地点点头。

王队长：“还是打上这支，也能减些疼痛。”

李志强：“省下这支药吧，我能挺得住。”

王队长：“那就试试吧。”拿过一块纱布递给李志强：“一会塞到嘴里，把牙关咬紧，别在疼的叫的时候咬了舌头。”对其他人：“开始手术。”

徐医生主刀，拉开伤口，血向外流着。李志强咬着牙忍着痛，脸上淌着汗水。

弹片被一块块取出。

徐医生缝合伤口，王队长和徐军医用敬佩的目光微笑着看向李志强。

上元村里，于忠信、王建成、张玉山三个老人坐在一起说话。

王建成：“自从老虎岭上驻上鬼子，这四外八村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，小鬼子到处抓鸡摸狗，欺负百姓，见了大姑娘小媳妇就追，你说咱这里还有安生日子过吗？”

张玉山：“许家的凤茹姑娘多好的孩子，也死在鬼子的刺刀下。小鬼子造孽呀。”

于忠信：“有魔就有道，小鬼子种下祸根，早晚会得报应的。石河镇大集上就有人出来杀鬼子了，前天那边山坡上响了半天的枪，最后还是小鬼子退了。惩治小鬼子这些恶魔的侠士已经出现了。”

张玉山：“听说这十多天死了十多个鬼子。这两天小鬼子正在各村搜查抗日分子，昨天我儿媳妇到西岭村走娘家，正赶上鬼子大搜查，把乡亲们全赶到大场院里，再一家家离去，可疑的人和家里人口不对的就当可疑分子抓走。”

村口传来“叭，叭”两声枪响。

张玉山：“怕是鬼子到咱村来了，快回家吧。”

三人分头走了。

村保长崔世安敲着锣连声高喊着：“乡亲们，皇军要进行人口查对，都到学校集合了。”

乡亲们被鬼子和皇协军驱赶着往学校走。许仁元和肖淑芸也随着人群向学校走着。

学校里，山本拄着指挥刀，和龟田、秦立本、张守业、于敬斋站在高台阶上看着走进来的人群，保长崔世安提着锣随着人群进来。

院子四周站着带枪的鬼子。房顶上鬼子架着两挺机枪，枪口对着集中的人群。

崔世安走上台阶，向山本一哈腰：“太君，全村人都来了。”

山本看一眼崔世安，然后点点头，示意开始。

崔世安转向人群：“乡亲们，雅静了。今天皇军的山本太君来咱村，要对咱村所有家庭的人口进行核对，请乡亲们给予配合。下面请山本太君训话。”闪到一边。

山本：“我们今天来，主要是核对户口，清查可疑分子，捕捉和消灭抗日分子，保证这里的治安平稳。今天的办法是，女人领自己的男人和家人，在门口由保长确认，然后离开，家里多人的说不清楚就作为可疑分子带走，家里少人的说不清楚的，也是可疑分子。有意扰乱今天秩序的，死了死了的。下面的开始。”

女人们急着找人挤来撞去，找好的拉着自己的男人和家人向门口涌去。

山本、龟田、秦立本、于敬斋站在一侧观察着向外走的一家家人，保长崔世安站在门口一家家清点核对着。

于忠信一家随人群向外走着。肖淑芸和许仁元随人流向外走到门口。张玉山一家跟在后面。

崔世安看着过来的许仁元和肖淑芸：“许先生，你走好。”放行过去。

秦立本和于敬斋过来，秦立本阴阳怪气地：“大表姐夫，你家四口人，咋只你两人呀？”两眼看着许仁元和肖淑芸，等待回答。

许仁元不屑地：“我家凤茹被鬼子残杀了，你不会没听说吧。他李婶的孩子志强一大早到县城给他娘买药去了，也没在家。”

秦立本阴险地：“真的买药去了？”

张玉山在后面接上话：“这还有假，今早晨我拾粪，看见志强上县城，我还让他给我捎几贴治腰疼的膏药来呢。”

秦立本没好气地瞪了张玉山一眼。换上笑脸：“大表姐夫，俺们来了，一会去看你，中午就在你府上吃饭，你稍准备一下。”

许仁元厌恶地：“算了罢，家里人吃的粮食越来越少了，可不敢再给你们吃了。你们还是到镇上吃大鱼大肉去吧。告辞了。”与肖淑芸离去。

秦立本气愤地：“这酸秀才是越来越迂腐了。”

严翠萍给李志强换药，打开李志强包扎着的绷带：“你的伤好的很快，伤口都收口了，再两天就能拆线了。

李志强：“天天在这里躺着养着，再好不快还行。严护士，你家是哪里？你是咋参加八路军的？”

严翠萍手不停地忙着：“我家是县城东董家营的，因为离县城近，小鬼子经常到村里祸害老百姓，俺娘就叫我到这附近的上官镇投奔我舅舅，我舅舅是乡间医生，我就跟舅舅学医了。八路军来了，我舅舅听了抗日宣传要参加八路军，也把我带来了。我和舅舅都在卫生队里。”给李志强包扎好伤口，收拾换药的用具准备离开：“今天晚上这村里咱八路军和村民联欢演节目，我领你去看。”出去。

村头大场院里搭着简陋的舞台，台前两角挂着两盏马灯，台下左侧部队整齐地坐成一片，右侧是村民，四周有八路军战士和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员站岗。

场子上响彻着八路军战士嘹亮的歌声：

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，

全国武装的弟兄们，

抗战的一天来到了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，

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，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，

咱们携手并肩勇敢前进，看准那敌人，把它消灭，把它消灭……”

李志强和严翠萍来到场院，在人群后面坐下。

严翠萍：“你在这里坐着别动，我还有一个节目，我到后台去化装，演完我就过来找你。”离去。

李志强一人坐下来等着演出开始。

舞台上出现身穿八路军服的女报幕员，她微笑着向台下扫视一眼：“军民联欢晚会现在开始。第一个节目，大合唱‘救亡进行曲’。”报幕员退到一边，一队男女八路军战士迅速上台列队，一个戴眼镜的男兵在一侧用手风琴伴奏。雄壮的歌声从台上发出：“工农兵学商，一起来救亡，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，走出工厂田庄课堂……”

李志强看着台上的演出，听着雄壮的歌声，眼前浮现出李玉昆老师激昂演讲的身形和于曼唱“救亡进行曲”的样子。

报幕员再次出现在舞台上：“下一个节目，请看小话剧《送郎参军》。”

严翠萍和一个八路军战士扮演的小夫妻两人扛着镢头，说笑着收工回家。

突然枪声响，鬼子进村了，到处杀人放火抢东西。

两个鬼子兵把怀抱孩子的老母亲推赶出来，老母亲被鬼子一枪托打倒在地，怀抱的孩子摔出老远。老母亲：“你们这群畜生，我的孩子，孩子。”

鬼子凶狠地用刺刀将老母亲杀死：“老太婆，死了死了的。”

另一鬼子向地上的小孩开枪。

小夫妻跑过去：“娘，小宝。”

见母亲和孩子惨死，年轻汉子举着镢头冲上去：“小鬼子，我跟你们拼了。”

两鬼子端枪迎向年轻汉子。双方对打，汉子危在旦夕。

“叭、叭”两枪，一个八路军连长开枪打死了两个鬼子。一队八路军冲上来。

连长：“同志们，快，消灭鬼子，救人救火。”八路军战士冲下。

妻子抱起地上的孩子，放在老母亲身边，哭泣着。

丈夫上前拉住连长：“长官，你们是啥队伍，谢谢你救了俺的命。”

连长：“我们是八路军，是专门打鬼子保护老百姓的。”

丈夫自言自语：“八路军，打鬼子。”

连长：“只有把鬼子赶出中国去，老百姓才能过安稳的日子。我们的队伍还要发展壮大，才能早日把鬼子赶走，老百姓才能早日过上安定的生活。”连长下。

丈夫到母亲和孩子尸体旁：“娘和孩子就这么被鬼子惨杀了。娘，孩子，我一定给你们报仇。八路军，这是一支好队伍，是打鬼子、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。要杀鬼子报仇，只有参加八路军。”

妻子擦去眼泪：“你去参加吧，有志向有骨气的男子汉都会参加队伍，拿起枪杀鬼子的。家里的事有我，你去打鬼子，咱们各尽各的义务，让小鬼子早日完蛋。”

丈夫：“那我去追赶队伍，家里的事就由你了。”站起身来。

妻子也站起来，走到丈夫身前，给丈夫扣好衣扣：“我等你打完鬼子早回来。”

丈夫看着妻子，慢慢转身离去。妻子望着远去的丈夫，招手致意。

台下观众报以热烈地掌声。八路军士兵中整齐地掌声。李志强也用力的鼓掌。

一个演员身穿古装，边舞剑边演唱了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演唱完受到满场喝彩。

演出结束，李团长、叶政委、田参谋长等上台向演员祝贺。

叶政委上前讲话：“乡亲们，同志们，今天的演出很成功，它是我们部队的文艺骨干自编、自演的节目，从每个节目演出后的掌声看，这些节目很得乡亲们和同志们的喜爱。现在我们的八路军还处在发展壮大阶段，八路军的基本任务就是打鬼子，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，把全国的老百姓从日本鬼子侵略的铁蹄下解救出来。正像《送郎参军》里连长说的，只有把鬼子赶出中国，我们才能过安稳的日子，只有我们的军队壮大了，才能早日把小鬼子赶出中国。我希望有志青年踊跃参加咱们的八路军，拿起枪杆子，打鬼子，保家园。”

台下又响起热烈地掌声。

团长李显忠从团部出来，对树荫里正在擦枪的排长孙飞虎：“孙排长。”

孙飞虎起立、立正：“到。”

李显忠：“走，带我去看看你救来的我那小老乡。”

孙飞虎：“是。”弯下腰迅速把枪装好插进腰里，随李显忠出大门。

李显忠和孙飞虎进了卫生队的门，王队长、徐军医从屋里迎出来。上前敬礼。

王队长：“团长，你……”

李显忠：“我听说你们救了我的一个小老乡，我抽空过来看看。”

王队长：“你这小老乡可是好样的，我们给他从伤口里取弹片，因为麻醉药还有一支，他就是不让打了，硬是咬着牙坚持做了手术，‘哼’都没吭一声。”

李显忠感兴趣地：“噢，真的这么牙硬？”

徐军医：“这是真的，是我给他做的手术。”

李显忠：“他是学关云长刮骨疗毒啊。看来是练家子，练武之人都爱争强好胜。他在哪个病房，咱去看看他。”

王队长领李显忠向病房走去。

病房里，李志强半坐半侧卧的躺在病床上。

严翠萍给李志强肩膀下的伤口上着药：“伤口愈合地很快。今天感觉咋样？”

李志强：“感觉好多了，要在家里，早该下地干活了。严护士，你说说，八路军是啥样的军队？”

严翠萍边包扎边说：“你是看了节目有想法吧。八路军是啥样的军队？我刚参军，我也说不好。我刚来时就问一些老同志这个问题，他们说，咱八路军的前身是南方的工农红军，都是穷苦老百姓组织起来，要坚决推翻剥削阶级的队伍，因此受到国民党政府军的镇压和围攻，最后被迫长征到了陕北，又赶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，红军就改编成八路军开赴抗日战场，和小鬼子真刀真枪地拼杀，咱们这支部队就转战来到了山东。俺们的团长就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……”

“是谁在说我啊？”李显忠接着严翠萍的话音，在王队长、徐军医和孙排长的陪同下走进病房。

严翠萍见李显忠进来，急忙站起来上前敬礼：“团长。”

李显忠点点头。严翠萍急忙把胶布贴好，收拾用具离去。

王队长：“团长，这就是你那小老乡。”

孙排长：“那天，这小伙子满身是泥土，今天竟是这么帅气的小伙子。”

王队长：“和你这全团帅小伙有一拼。”对李志强：“小伙子，团长听说了你打鬼子的事迹，今天来看看你这小老乡。”

李志强看着李显忠，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心不在焉地想心事，没有回答王队长的话。

李显忠看着眉宇间散发着英气的李志强：“是个好小伙子，也有胆略。听说你一个人跟鬼子干，打死了十多个鬼子。小老乡，你是哪村的？叫啥名字？”

李志强：“我是上元村的，叫李志强。”

李显忠：“李志强！李志强。我有个儿子，也叫李志强，年龄也跟你差不多，不过不是上元村的。”

其他几人都好奇地听着两人对话。

李志强：“我老家也不是上元村的。是我五岁那年俺娘带我逃难逃到上元村的。俺娘说俺们是县城东旺李村的。”

李显忠惊奇地：“你娘可叫肖淑芸？”

李志强看着李显忠的脸点点头。

李显忠激动地：“儿子，你就是我的儿子李志强，我是你爹李显忠啊。”

李志强幻觉中将眼前的李显忠还原成年轻时的李显忠，恍然认出来：“爹，爹，是你，我可找到你了。”眼中涌出激动的热泪。

李显忠过去坐在床上：“儿子，快给我说说，你娘她好吗？你们这几年是咋过的？给我说说。”

李志强擦去眼泪：“爹走后，我娘就带着我离开了家，我们走了两天，我就病了，娘背着我累倒在上元村，是上元村的许仁元，人都称他许善人，把我们收留下来，娘就在他家当了佣人，照料他家病在床上的大老婆和失去亲娘的女儿。因为许仁元是教书先生，家里人又不多，娘在这家里像个管家，操持着家里的里里外外。这些年，我们生活的还算安定。”

李显忠：“那你为啥一个人上山打鬼子呢？”

李志强：“两三个月前，小鬼子在老虎岭的公路上修了炮楼，住了下来，距上元村也就二里地。小鬼子住下后，附近的村庄可遭了殃，三天两头有鬼子到村里抓鸡逮猪，侮辱妇女，吓得大姑娘小媳妇天天脸上搓着黑灰，打扮的窝窝囊囊。二十多天前，鬼子闯进了许家，当时只有俺娘和许家的小姐在家，三个鬼子把许小姐拖进屋里就要糟蹋，俺娘拿起三齿钩子与鬼子拼命，被鬼子刺伤昏迷了，小姐也宁死不辱，一口咬掉了鬼子的鼻子，又咬鬼子的耳朵，鬼子发狠把小姐刺了十几刀杀死在床上。我发誓要杀三十个鬼子为娘为小姐报仇，才开始了杀鬼子的行动。”

李显忠指着孙飞虎：“那天就是孙排长救了你，还不快谢谢人家。”

李志强满脸含笑地：“谢谢孙排长救命之恩。”

孙排长憨厚地：“不谢，不谢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

李显忠高兴地：“孙排长你去和政委、参谋长说，就说我找到了儿子，中午我请客，你这大恩人也到，王队长、徐军医作陪。”

孙排长：“是。”出去。

王队长：“团长，你爷俩离别十几年，就好好聊聊，俺俩告辞。”

李显忠：“现在告辞，中午别忘了给我陪客。”

王队长：“忘不了，忘不了。”同徐军医出去

李显忠：“儿子……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完待续

